
112012年12月5日 星期三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好吧，您到底想要我怎样？”
郑教授抬腕看了看时间：“我有个

主意。今日是周日，潘家园正热闹。
咱们去那里，你和药不然每人限两千
元内、半天时间，各自去淘宝，种类不
限。谁淘来的东西最赚钱，谁胜出。”

“怎么判断两件东西谁比较值
钱？”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让我来
估价。”郑教授扶了扶眼镜，“评估这
种事，是我的老本行。”

这 个 较 量 内 容 倒 是 挺 有 意
思。考较的不光是眼力，还有决断
力和规划能力。潘家园几百个摊位
和店铺，各家收藏均各不同，要在半
天时间内判断出哪家藏有好东西，
又得以尽量低的价格侃下来，找出
价格与价值的平衡点，做出最优决
策，压力着实不小。

所以一个光会鉴宝的人，赢不
了；一个光会砍价的人，也赢不了
——必须得博才兼备才行。这绝不
是靠运气捡漏儿，而
是对一个人淘宝能
力的综合判断。

郑教授出了这
么一个主意，看来是
有备而来。

“ 我 若 赢 了 如
何 ，输 了 又 如 何 ？”
我问。

药 不 然 回 答 ：
“赢了，我家的收藏
你随便挑一件走；输
了，就把那本《素鼎
录》交出来给哥们儿
看一眼。”

我心中不由得一震。果然像刘
局说的一样，许家一经曝光，就会有
许多人盯上这本书。

可能对五脉或者文物鉴古学会
来说，《素鼎录》十分重要，象征着文
化传承或者门派权柄什么的。但其
实对我来说，这本书没那么金贵，一
本鉴宝实用指南而已。我相信里面
记载的很多技巧，早已流传于世；有
些东西，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在逐渐过
时，我既然没有开宗立派的野心，藏
私也没什么意义。

“怎么样？给个痛快话！”药不然
催促道。

我开口道：“若是我赢了，也不要
东西，就请您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如
何？”

“成交。”药不然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

我把店门锁好，跟着郑教授和药
不然上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

药不然坐在我旁边，伸出手说
道：“重新认识一下，哥们儿是五脉之
中玄字门的门人。”

“玄字门？”我有些茫然。
“我操，你连这都不知道？”药不

然眼神里闪过几丝得意。对了，就是
那种优等生看完差等生考卷的得意
眼神，挺讨厌的。

我摇摇头，我对五脉和中华鉴古
研究学会的了解，只限于刘局告诉我
的那一点点可怜的信息。药不然得
意扬扬地伸出五个指头，像是炫耀似
的给我一一数过去：“俗话说术业有
专攻。现在中华鉴古研究学会分得
没那么细了，在以前，咱们五脉分别
掌管的是五门术业。青门主木器，红
门主书画，黄门主青铜明器，我们玄
门，主业是瓷器。”

我想起“素鼎”这个名字，不禁脱
口而出：“莫非许家一脉，就是主金石
玉器的白门？”

潘家园里挑宝贝（上）
我们许家果然擅长的是金石

玉器之术。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那
本《素鼎录》里，只提及这两个门类
的辨伪鉴定之术，却对瓷器什么的
绝口不提。

“不错。刚才拿
玉器斗口，你是以本
门专业，胜我这个外
门的，胜之不武，我
跟你说，哥们儿不算
输啊。”

我看着药不然
气哼哼的表情，忽然
有点想乐。这人倒也
有意思，说话听着冲，
其实挺直爽，看来不
是什么坏人，最多是
个纨绔子弟，有点混
不吝的脾气。

“您出身名门，
我可没有什么长辈可以依靠。”我把
眼神瞟向郑教授，意思是你只是背后
有人。

药不然大怒：“呸！哥们儿可不
是那种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北大
是我自己考上的！高出录取线十来
分呢！”

这我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高
楼大厦，心中忽然觉得有些荒谬。这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好似武侠一
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现代化的北
京城里，居然还蛰伏着五个古老的家
族，怎么想都有些不真实。

潘家园可是北京城的一块风水
宝地，已经兴旺了好几年了。从堪舆
的角度来说，京城东南宜流气不宜聚
气，但这里偏偏又占了一个兑卦——
兑卦属泽，水聚成泽。因此潘家园这
个地方，聚水不聚气，正应合了走土
之象。走土，那不正好就是文物么？

还有个现实一点的原因：潘家园
靠近陕西与河南驻京办事处，这两处
都是古董与明器大省，来往人多聚集
在这里，风聚水，财聚人，久
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片大
生意。 7

浦诚忠点点头。
秋棠点上火，把饭菜重新倒进锅

里加热，浦诚忠看着秋棠苍白的脸
色，瘦削的背影，自己取出一瓶葡萄
酒，闷头喝了起来。

秋棠急剧地消瘦下来，浦诚忠在
家的日子，情形还好一些，只要他一
去看儿子，她在家必然又呕又吐，寝
食难安。她无奈去看了医生，做了许
多检查之后说是神经性呕吐，让她避
免精神刺激。

感恩节到了，晓华要回来了，秋
棠和浦诚忠两个人都开始忐忑不安
起来。

车库里传来女儿兴奋的喊声：
“妈，我回来了！”

秋棠奔过去打开门：“晓华你回
来了，让我看看。”拉过晓华的手，全
身上下仔细打量，女儿越发的漂亮出
息了，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也难掩浑身
上下的青春焕发。

正 待 开 口 说
话，只见晓华的脸色
猛地变了，吃惊地看
着她大叫道：“妈，你
怎么了？你怎么瘦
成这样？脸色这么
难看？”

秋棠的眼圈红
了。她看到女儿满
心的欢喜，也是满心
的委屈，女儿是自己
在这里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亲人，多日的
挣扎痛苦就要按捺
不住……可想到女儿中午饭还没吃，
她低头轻轻用手抹掉眼角的泪，松开
女儿的手，说：“看你大惊小怪的，没
什么事，就是最近胃口不大好，你先
吃饭吧。”可是眼前模糊一片，泪水怎
么也压不下去，她转身走回到炉台
前，背对着晓华。

晓华走到她身后，搂着她的肩膀
拉她坐到桌子旁：“妈，家里一定有事
发生，我从电话中都能听出来你不对
劲，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告诉我到底
出什么事了？”

秋棠看着女儿认真探索又有几
分担心的眼神，心想早晚也瞒不住孩
子，再说这件事憋在心里实在是把她
给憋屈坏了，就一股脑地将她上大学
之后家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
了晓华。

晓华听完后愣在那里，年轻的脸
上惊异、痛苦、伤心、愤懑的表情交错
着，她难以置信。

她拳头握得紧紧的，手指甲深深
地扎在肉里。最爱她的父母，最温暖
的家，这一切却原来都建筑在谎言和
欺骗之上。

半晌，她问妈妈：“那你打算怎
么办？”

秋棠抹抹眼泪：“怎么办？没有
你爸，这个家就不是家了，我再怎么

伤心也要守住这个家，绝不会把它让
给别人。那个女人不是能等吗？就
让她等一辈子好了。”

晓华听了使劲摇头：“妈你怎么
这么想不开，他都这样了你还守着
他，他根本就一直在骗你，骗我们！
他对你哪有一点真感情？”

秋棠闻言用手捂住脸，泣不成
声：“ 晓华，我怎么能不晓得他在骗
我，可是我和他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二
十年，他已变成了我的血中血，肉中
肉，我已经和他分不开了。”

晓华抬高了声音：“二十年，那是
你给他当牛做马、伺候了他二十年，
他对你有一点情分的话，会在外边养
情妇、养孩子？”

秋棠想起了什么，看着晓华很认
真地说：“晓华，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
事，你不要跟着掺和，你爸一直把你
捧在手心里养，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
你们的感情。”

晓华听了这话
爆发了，哭着喊道：

“ 他 才 不 是 真 的 爱
我！他才不是为了
我们！要是为我们
他根本就不会去做
这种恶心事！”她拿
起一张纸巾使劲擦
去眼泪：“他们欺人
太甚，你看着，我不
会放过他们的！”

秋棠听了这话
吓了一跳，看到女儿
充满恨意的面孔，心
中暗叫不妙。

傍晚时分，浦诚忠回到了家。
看到女儿的车停在车道上，他加

快脚步走进家门。
“晓华回来了，来来来，让爸爸看

看哈佛的大学生。”他像往常一样和
女儿开着玩笑。

没有回音，没有响起女儿银铃一
样的笑声、语声，家里静悄悄的。

走进厨房，他看到秋棠背对着他
在炉台前做饭，晓华双手抱肩倚在台
子上，微抿的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
两只眼睛如寒星一般，发出清冷凛冽
的光芒，射向他。

浦诚忠竟然不敢与之对视，他的
笑僵在脸上，转开了视线。

他没想到女儿有一天会用这样
的眼神看他，或者说他一直回避去想
这个问题。那个向来嘟着嘴摇着他
的胳膊撒娇的女儿！那个和他讨论
问题崇拜地看着他的女儿！

浦诚忠有几分尴尬，也有几分挂
不住，还想说点什么，却不知说什么
好。秋棠转身看看他，轻声替他解围
道：“回来了，开饭吧。”

这顿饭是他们家有史以来最沉
闷最尴尬最生硬的一顿饭，三
个人各怀心事，都有几分食不
下咽。 7

连连 载载

我的小学就在本村。1958年我上小学时，
那只是几间草屋，用砖垒起一排台子算是课
桌，台子后面放一根粗长的木棍算是凳子。那
是大跃进的年代，大人们白天大干，晚上加班
干，我们刚上学的孩子倒是无忧无虑，一天到
晚乐呵呵的。

后来，村子东头的一个旧庙被改建成了新
学校，一色的白墙红瓦，还有大玻璃窗，可以从
一年级一直上到六年级，老师也是从各地分来
的师范毕业生。学校成了全村瞩目的闪光点，
成了全村最好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很快转到
了新学校上课。

小学六年，留下的记忆很多，先说一个有
意思的“留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老师管学生，个
别脾气不好的男老师喜欢用粉笔打脑袋。谁
上课睡觉、说话、不专心听讲，老师会用粉笔头
掷过来，有时隔着七八排，指哪打哪，手头极
准。女老师们心软，不会用粉笔扔学生，但会
用“留校”的方法进行惩戒教育。

留校，就是放学了不让回家，在教研室写
检查或者罚写作业。被留校有很多原因，有的
是课间打架，有的是不交作业或者不认真写作
业，有的是上课说话，有的是拽了女同学的小
辫……那时我姐姐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相
对还是比较乖的，别的老师看姐姐的面子，对
我也有所照顾。我唯一的一次留校，是因为在
上课铃响，大家都往教室跑的时候，我绊倒了
一个女同学，磕得她鼻子嘴巴都流了血，还摔
破了胳膊，真的惹姐姐生气了而被留校。

我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三国演义》、《水
浒传》、《说岳全传》等，还有描写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打仗的连环画。听说镇里书店进了新
的连环画，给父母、姐姐要几角钱，很快就会和
小伙伴们跑去买回来。我的印象中，一般情况
下，父母和姐姐对我买书是不会拒绝的。小时
候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语文课读几遍就会背下
来，对连环画的故事更是过目不忘，而且还要
讲给小伙伴们听。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家书
多，我会讲的故事多，特别拥戴我。

那时候上学，没有家长接送，大人们地里
的活还忙不完呢。我们是早上学校一开门就
去，有时去了校门还没开，就在门口闹着玩。
冬天时教室会在前面讲台边垒一个煤火台，我
们到学校后围着烟气腾腾的炉子啃着硬硬的
玉米面或红薯面窝头，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有
时上课了还想着岳飞、岳云，想着杨七郎和罗
成，忍不住还左顾右盼地交流。结果，除了老
师发现，还会有女同学的揭发，于是我们的名

字就会被老师写在黑板的右上角。这种情况
是在1959年，据说是老师借鉴了反“右派”的经
验，老师说你们上课乱说乱动，就到黑板右边
待着去吧。不过，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如果
第一、第二节课名字被写上去了，第三、第四节
课就坐得端端正正，格外老实，听课特别专心，
老师看我们知错就改，就会把名字擦掉。如果
后两节课名字上了黑板右上角，恐怕放学“留
校”就八九不离十了。

学校就在本村，学生离家都不太远，如果
被留校，让同学捎个口信，家长就来了，给老师
道个歉，表示严加管教就算过去了，不过遇到
脾气不好的家长，屁股挨几下是少不了的。我
有几个小伙伴调皮捣蛋经常被留校，也不用同
学捎信，家长一看饭晌过了仍不见人影，知道
孩子犯错被留校了，就会主动找到学校。只要
家长到了学校，表个态度，老师也不会再多说
什么就会让走人。我理解主要还是给家长提
个醒，也是为孩子好。

这种情况后来叫一个新来的男老师给纠
正过来。他是北京人，姓林，听老师们说他的
家就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地方，是北京大
学的毕业生。我一直不明白，一个北京人，一
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怎么会到我们村的小学
教书呢。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家庭出身是
资本家，在反右中又被划为右派分子，毕业后
被分到我们镇上的中学当老师，后来又被派到
我们小学锻炼改造。林老师发现我喜欢看书、
喜欢写作文，就有了想法。有一天他给我们念
他写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
故事，尤其是对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描写栩
栩如生。我们既羡慕又好奇，就问他是不是去
过苏联、去过莫斯科，他说没有去过。他说这
就是文学，跟你们写作文一样，要把视野放宽
一些、远一些、你们也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很
好的小说的。自那一刻，我的脑子好像开了
窍，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我更喜欢写作文了，老
师每星期布置写一篇，我就写两篇，林老师很
高兴。后来我的作文有了很大提高，经常被老
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名字再也没有上过黑板右
上角，更没有被留校。现在想起来，对学生的
教育，不同的教育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留
校”会留住学生的身体，却难以留住学生的心，
有时还会产生逆反情绪。换个方法，交朋友交
心，循循善诱，就不一样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我们的环境、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仍然时常会
忆起我的小学，忆起敬爱的林老师，忆起我的
小伙伴们。

随笔

我的小学
柴清玉

郑州地理

墓坡
阎兴业

墓坡，因有京兆王墓而得名，位于巩义市夹津口镇南
部山区，现名卧龙村，北距巩义市区 20 多公里，有盘山公
路可达。

墓坡最高点卧龙峰，是太室山西段主要高峰，海拔
1440 米，也是巩义、登封的分界。站在卧龙峰上，东看 5
公里外的嵩岳主峰峻极峰（海拔 1492 米），重峦叠嶂，云
雾缭绕；南瞰法王寺佛光梵音，登封城区宛若棋盘；西眺
偃师碧野，河川田园汇成一幅水墨画；北望巩义直至邙
岭，冈峦起伏，村镇隐现。卧龙峰南坡，受嵩山大断层的
影响，险峻陡峭，壁立千仞，巉岩怪石随处可见；而峰北
坡度舒缓，林深谷幽，原始野木根盘枝联，苍松翠柏遮天
蔽日。紧挨松树林边沿，有一座庙宇，名安阳宫，倒也香
火旺盛。庙前是一片数十亩大的平坦如茵的芳草地，常
有黄犊白羔悠闲吃草，情趣盎然。这儿就是京兆王当年
出家的中顶寺所在地，人称殿坪。

京兆王，北魏景穆帝之孙，原名元大兴，又名拓跋大
兴，法名僧懿。他虽为帝室之胄，但看破红尘，愿脱离宦
海，洗尽奢华，遁入空门，十几次上表，始获孝文帝允
准。孝文帝崇信佛教，派工匠赴嵩山重修中顶寺，完工
后，施帛两千匹，命太子护送京兆王上山。王爷出家，由
太子携妃亲送，仪仗浩荡，气派非凡，从洛阳出发，途经
巩义。今巩义鲁庄镇的王道岭、车园村、圣水村，以及卧
龙村南面的太子沟等地名均来源于此。中顶寺既为敕
修，从“殿坪”之名可知一定规模宏大，殿堂辉煌，但岁月
沧桑，今已无存，仅以不太气派的安阳宫代之。京兆王
于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圆寂，葬于卧龙峰之巅，今
墓冢尚存，高约 20 米，陵区占地 2000 平方米。墓坡、卧龙
村之名均由此而来，而“卧龙”似乎比“墓坡”更文雅一
些，故今采用。

卧龙村近些年已将墓坡开辟成了森林生态观光区，
称嵩北林海或嵩阴公园，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区内以

“高、幽、爽、险”为特色，群峰叠起，绿林葱郁，飞瀑流泉，
气象万千，四季风光迥然不同。进入园内，丰富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随处可见，如石楼、剑劈石、娘娘床、赏
嵩亭、安阳宫、京兆王墓、搠刀泉、挤掉孩儿、登天梯、玉
柱峰、山顶榆林、森林浴场、原始林海等。来到这里，只
要不怕攀爬，可观云海山景，可听松涛鸟语，可闻草馥花
香，可吃山珍野味，更可放松心情享受松林沐浴，真如处
桃园仙境一般。

阅汉堂记

他们是蒙古人
张健莹

一眼就能认出，这二位是蒙古人，来自元代。他
们坐在地上，不足 30 厘米的身高，体积却很大，何况
他们胖嘟嘟的脸，裸露的肚皮，粗壮的双臂，都更显其
肥硕健壮剽悍。想来他们是刚刚摔跤，喘息未定，看
他们的神色，肯定是一场友谊赛，没有胜负，此刻他们
正享受的是摔跤过后的淋漓酣畅，或者他们在相互地
询问，怎样，要不要再摔一场？

回想起陶俑，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俑的
形象千姿百态，如此不同。秦代的兵马俑，追求逼真
写实，至汉代，追求写意的审美，陶俑以形写神，实现
艺术上空前飞跃。此后两晋南北朝，各民族开始交
融，陶俑的制作加入了匈奴、鲜卑、羌等民族的因素，
又因佛教的传入，洞窟雕塑的兴起，陶俑的形象又向
精细处着力。隋唐陶俑充满民族自信，雄浑大气，无
论写实写意都日趋成熟，西域的骆驼和胡人形象屡见
不鲜。春华秋实，陶俑走过的道路堪称辉煌。

虽然从历史上看，没有在中原建立统治的政权，
没有随葬陶俑，而在黄河流域建立的王朝，墓葬都依
照汉民族制陶俑入墓。南北朝、北魏北齐时的陶俑，
甚至精品屡现。马背上的民族接受了陶俑，就是接受
了汉民族的丧葬文化，就有了很多异族的俑人留下流
传至今。

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也渗透汉文化，改变汉文化，
不仅仅是陶俑中有胡人的高鼻梁深眼窝，有骆驼队和
牵骆驼的人，更深层的是异域胡姬酒肆的欢乐和他们
与生俱来的憨态霸气。

闭目遐想，几千年形象各异的陶俑穿越历史款款走
来，那是怎样的奇迹，又是怎样的中国历史立体重现。

新书架

《伊斯坦布尔假期》
张宁

调香师阿丽斯在伦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
活，晚上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引
起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不满。然而在圣诞
前夕，她的美好生活四分五裂，因为一位算命
师对她预言：阿丽斯必须进行一次漫长的旅
行，在旅途中她会遇到六个人，并最终引导她
找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伊斯坦布尔将
会是他们的命运交会之地。

这段预言使阿丽斯陷入了一连串的梦魇。
她向戴德利先生倾诉自己的痛苦，戴德利鼓励
她勇敢迎接命运的安排，踏上旅程，最终，两人
决定结伴前往充满异国风情的伊斯坦布尔。

一段预言开启神秘的东方之旅，阿丽斯在
伊斯坦布尔究竟会有怎样的奇遇？而内心炽
热、外表矜持、行事可靠、说话风趣又魅力十足
的戴德利先生一路相随，到底有什么企图？

一场冥冥之中注定的爱情，一次改变命运
的神奇之旅，一部令整个欧洲怦然心动的爱情
疗愈小说。

作者马克·李维，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
法国作家，作品热销全球 45 国，总销量超过
2700万册，连续 12年蝉联“法国最畅销作家”，
被称为法国的丹·布朗。已在中国出版畅销书

《偷影子的人》。

文史杂谈

廉吏田豫保四朝
王道清

三国魏帝曹芳在位的时候，年逾古稀的卫
尉（宫廷禁军统领）田豫一再请求逊位。掌权
的司马懿认为他的健康情况尚佳，不予批准。
田豫觉得年迈再居高位简直是犯罪，又再次上
书司马懿，恳切地说：“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
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三国
志·田豫传》）。在他坚决请求下，批准他解甲
归田，授予太中大夫的闲职。

田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
人。青年时期追随刘备，因才能出众，很受赏

识。后因母老求归，刘备深表惋惜。田豫后
来投奔曹操，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

“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功勋卓著，最后肩负统
领禁军的重任，成为地位显赫，备受信任的四
朝元老。

田豫任职期间，为官“清敛约素”，“家常贫
匮”；退职以后，生活更加困窘。当他活到八十
二岁高龄，行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回顾自己的
一生，不但毫无悔恨，而且认为所作所为对得
起国家和百姓，心地坦然。

田豫的高风亮节，受到曹魏朝野的高度赞
扬。汝南地方官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
痛，为缅怀他，“既为画像，又为立碑铭”。曹魏
朝廷下诏高度赞扬他：“忠清在公，忧国忘私，
不营户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三国志·徐
邈传》），赏他家属“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并将
他的事迹布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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